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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防研发的主要功能是推动国防技术进步、促进国家安全。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是实
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一项重要机制。从国防研发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国防研发对生产率的影响、国防
研发对非国防研发的影响等方面对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与梳理，发现国防研发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并未形成统一结论，原因是国防研发对经济增长具有正负两方面影响，总体效果取决于两方面力量的对
比，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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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两个重

要课题，两者在资源上相互竞争又互为基础、相互促
进。军民融合式发展是实现富国强军的必由之路，是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必然趋势。在军民融合式发展
过程中，技术是连接二者的纽带，是军民融合的重要突
破口。通过国防研发活动推动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
增长，是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一项重要机制。
一个时代的先进技术往往集中于武器生产中，一

些重要技术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军事和战争的出现，这
些技术不仅能提升战斗力而且会对国民经济产生重要

影响［１－２］，如计算机技术、核技术等。学者胡鞍钢［３］强
调，国防科研对于国家工业基础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迄今为止，各国国防经济部门的科技水平仍高于一般
国民经济部门，最新科技成果仍基本首先开发并应用
于国防部门。这决定了国防经济部门的科技水平对于
国民经济存在溢出效应，可以提升整个国家的工业基
础［３］。二战后美国国防科技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齐头
并进也验证了这一点。
国防研发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其影响机理如何

已成为研究热点。本文拟对这一领域的主要文献进行
梳理，分别从国防研发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国防研
发对生产率的影响、国防研发对非国防研发的影响等

方面总结国防研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和影响机

理，并提出一些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和
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１　国防研发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

考察国防研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直观的做法
是直接考察国防研发支出数据与经济增长数据之间的

关系，但在多数国家国防研发支出相对整个国民经济
而言规模较小。因此，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很难体现
二者之间的关系。目前，有关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
间关系的研究较多，已成为国防经济学科中的重要课
题。国防支出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被认为是国防
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在很多文献中都有定
性阐述。Ｒａｍ［４］建议研究国防开支的主要组成部分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防研发便是其中之一。
研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前沿。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技术进步内生化，而技术
进步主要由研发实现。内生增长模型主要考察企业研
发，国防研发作为一种公共研发，其作用机理与企业研
发不同。由于国防研发通常在公共研发中占有较大比
例。因此，公共研发的研究结论可以作为考察国防研
发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参考。Ｎｅｌｓｏｎ和 Ａｒｒｏｗ［５－６］

的开创性工作为公共研发活动的经济分析提供了基

础。他们认为研究和创新投资难以回收导致了私有企



业研发投资不足，这种市场失灵是公共研发存在的原
因。而Ｎｅｌｓｏｎ和 Ａｒｒｏｗ二人均供职于由美国空军资
助的兰德公司［７］，因而可以说，公共研发经济分析的起
源与国防研发联系紧密。Ａｒｒｏｗ关注了政府研发在经
济增长中的作用，他认为公共研发产生的知识溢出效
应可以促进经济增长。Ｒｏｍｅｒ［８］等学者认为，政府通过
补贴和税收政策可以促使生产要素向研发部门流动，
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Ｂａｒｒｏ［９］将政府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模型化，通过建立公共产品模型得
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其对知识和技术
等的投资使生产实现规模收益递增。Ｇｌｏｍｍ和Ｒａｖｉ－
ｋｕｍａｒ［１０］首次构建了基于政府公共研发的增长模型。

Ｐｅｌｌｏｎｉ、Ｐａｒｋ、Ｍｏｒａｌｅｓ从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
化［１１－１３］。许治［１４］完整刻画了政府公共Ｒ＆Ｄ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中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学者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１５］在国防研发的经济分析领域作

出了杰出贡献，其负责编写了《国防经济学手册》中“国
防研究与发展的经济学”一章。通过对前期文献的总
结，他认为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总量角度看，国防研
发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都不等于零，但十分接近于
零，与私人研究与发展投资相比，其收益率要小得多。Ｊ
·Ｐａｕｌ　Ｄｕｎｎｅ和 Ｄｅｒｅｋ　Ｂｒａｄｄｏｎ［１６］也认为，国防研发不
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Ｇｏｅｌ等［１７］研究发现，美
国国防研发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且比私
人研发更显著。丰艳、许远利［１８］通过建立经济增长模
型与科研投入经济影响的基础模型，分析了国防科研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国防科研要素生产率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认为加大国防科研投资力度可以增
加国防安全系数，并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促进经
济增长。徐显［１９］通过构建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
了国防Ｒ＆Ｄ活动在私人部门 Ｒ＆Ｄ投资以及整个社
会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探讨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
析了直接在国家实验室进行研发、设计竞争和独立研
发补助３种不同研发组织形式对私人部门研究者
Ｒ＆Ｄ投资边际条件的影响，从而对不同方式国防研发
的效果进行了区分。葛永智、侯光明［２０］通过理论模型
方法研究了国防科技研发对民用技术的挤出效应，认
为国家存在一个能使国民经济增长达到最大化的国防

科技研发投入与 ＧＤＰ的合理比例。顾桐菲［２１］运用费
德尔－拉姆模型分析了国防科研投资的经济效应，认
为中国国防科研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对国民
经济具有负效应。鹿庚、钟乐［２２］对中国国防科研投资
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协整分析，发现中国国防科研投资
与ＧＤＰ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国防科研可以
促进经济增长。

２　国防研发对生产率的影响

由于很难对国防研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总体关系

进行实证研究，且少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并不
一致，因而学者们将研究重点转向国防研发影响经济
增长的主要途径，即国防研发对生产率的影响。在生
产率指标选取方面，采用最多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和劳
动生产率。
学者们主要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评估国防研发对

生产率的影响，将知识资本引入生产函数，经过变换最
终得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由实物资本增长率与知识资

本增长率共同决定，即：

Ｙ＇－Ｌ＇＝α（Ｋ＇－Ｌ＇）＋βＺ＇ （１）

　　其中，Ｙ＇、Ｋ＇、Ｌ＇、Ｚ＇分别表示总产出、实物资本、劳动
和知识资本的增长率［２３］。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表示为：ＴＦＰ＇＝Ｙ＇－

［αＫ＇＋（１－α）Ｌ＇］＝βＺ＇，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等于
知识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与知识资本弹性的乘积。进一
步推导可得：

ＴＦＰ＇＝ΩＲＤＹ
（２）

　　其中，ＲＤ 为研发支出。将研发支出分解为国防研
发支出与非国防研发支出，可得：

ＴＦＰ＇＝Ω１
ＲＤ１

Ｙ ＋Ω２
ＲＤ２

Ｙ
（３）

　　其中，ＲＤ１ 表示国防研发支出，ＲＤ２ 表示非国防研

发支出，二者之和为总研发支出。
大量的实证研究围绕式（３）展开，由于数据限制，

很多研究以国家的研发投资代表国防研发投资，以私
人研发投资代表非国防研发投资。Ｌｅｖｙ、Ｔｅｒｌｅｃｋｙｊ［２４］

与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２４－２５］分别从产业层面研究了美
国公共和私人研发对生产率的影响，两项研究结果都
表明联邦资助研发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研究
中均未区分国防研发与非国防研发。Ｌｅｖｙ和 Ｔｅｒｌｅｃｋ－
ｙｊ区分了合同研发和其它类型政府研发，发现合同研
发对生产率的影响比非合同研发更显著。国防研发项
目主要是发展项目，而发展项目主要采用合同形式资
助。因此，Ｌｅｖｙ和Ｔｅｒｌｅｃｋｙｊ的研究是少数发现国防研
发对生产率有积极影响的文献之一。该研究还得出，
政府合同研发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小于私人研发，独
立研发对劳动生产率贡献不明显。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和Ｓｉｅ－
ｇｅｌ［２６］分析了联邦政府研发投资和企业研发投资对生
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研发对生产率的影响为
正，且效果显著，联邦政府研发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不
显著。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２７－２８］采用国家数据建立了一个评估
模型，结果显示政府研发投资与私人研发投资对生产
率的影响截然不同，政府研发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不
显著。在另外一些使用跨国数据分析二战后研发投入
与经济表现关系的文献中，国防研发与非国防研发被
分离开来。Ｇｕｅｌｌｅｃ和 Ｖａｎ　Ｐｏｔｔｅｌｓｂｅｒｇｈｅ［２９］在 研 究
１９８０－１９９８年１６个工业化国家公共和私人研发对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时，将国防研发占公共研发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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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国防研发支出对生产率具有
消极作用，政府非国防公共研发对生产率有微弱的积
极影响。
曾立、张允壮［３０］对中国的宏观数据进行了类似研

究，发现国防研发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大，非国
防研发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显著，甚至有微
弱的负效应。魏华、张树军［３１］利用相同公式验证了国
防支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得出了与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类似的结果，即国防支出对技术进步影响不显著。

３　国防研发对非国防研发的影响

有关国防研发对生产率直接影响的相关研究也没

有统一的结论。国防研发还可能通过影响非国防研发
而对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国防研发与非国防研发之
间可能存在替代关系也可能存在互补关系，总的效果
决定了国防研发对非国防研发具有溢出效应还是挤出

效应。
研究国防研发支出对非国防研发支出的影响，最

简单的计量经济模型是：

ＲＤ２ ＝δＲＤ１＋ｕ （４）

　　学者运用不同层次数据对上式进行了检验。多数
研究发现系数δ显著为正，Ｄａｖｉｄ　Ｌｅｖｙ和 Ｎｅｓｔｏｒ　Ｔｅｒ－
ｌｅｃｋｙｊ［３２］用时间序列数据估算得出系数δ约为０．２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ｅｖｉｎ［３３］用不同部门产业数据得出了相似估
计；Ｊｏｈｎ　Ｓｃｏｔｔ［３４］用企业层面数据得出系数δ约为０．０７；

Ｅｄｗｉｎ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和Ｌｏｒｎｅ　Ｓｗｉｔｚｅｒ［３５］通过对企业研发
管理人员调查访问的形式，研究了国家研发支出的变
化会对企业研发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存在一
些挤出效应，但国防研发支出变动会使企业研发支出
发生同方向变化。
以上研究似乎证明了国防研发对企业研发存在溢

出效应。但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认为，这些研究有两个可能的
缺陷：一是计量经济模型中遗漏了反映行业特征的固
定效应；二是对于研发支出数据价格的调整方法存在
问题，两者都使得估计值偏大，从而夸大了国防研发的
作用［２６］。其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改进，随后的研究结
果并不能证明国防研发对企业研发有刺激作用。Ｌｉｃｈ－
ｔｅｎｂｅｒｇ［２７，３６－３９］随后的几篇研究对国防研发对于非国防
研发支出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发现挤出效应的确存
在。Ｇｕｅｌｌｅｃ和 Ｖａｎ　Ｐｏｔｔｅｌｓｂｅｒｇｈｅ［４０］比较了１７个经济
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政府研发资助（国防研发和非
国防研发分开）、税收减免和内部研发表现对企业研发
支出的影响，发现政府国防研发与内部研发可能导致
企业研发减少。
产生“挤出效应”的原因主要是国防研发增加了私

人企业和国防合同承包商研发活动的成本，尤其是人
工成本。Ｇｏｏｌｓｂｅｅ［４１］关于政府研发支出效果的研究发
现，政府研发支出提高了科学家和工程师工资。虽然

其在研究中并未将科学家与工程师区分开，但结果显
示这种对工资的影响效应在受国防支出影响最大的工

程领域最为显著，如电子和航空工程。Ｇｏｏｌｓｂｅｅ的研
究证明，科学家和工程师工资的增加导致了生产率或
非军事研发投资的下降，这种效果可能在科学家和工
程师占总劳动人口比例比较少的国家，如英国更加明
显。
国防研发对企业研发影响效果的研究受美国数据

的影响很大。美国公共研发中国防研发所占比例很
高，在研究涉及的样本中，最低比例为５０％，有些年份
甚至高达７０％。Ｄａｖｉｄ等［４２］对于１９４５年后数据的研究
发现，美国在公共研发与私人研发之间的替代性方面
比其它国家更具一致性。因此，在跨国面板数据研究
中有无美国对结果影响很大，加入美国数据常常使研
究结果中国防研发对企业研发的挤出效应增加。
由于中国未公开国防研发的相关数据，因此没有

发现国防研发对企业研发影响的实证研究，但政府公
共研发对企业研发影响的研究很多。大部分研究发现
中国公共研发对于企业研发具有促进作用［４３］。

４　述评

为了探寻国防研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者
从国防研发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国防研发对生产
率的影响、国防研发对非国防研发的影响等不同角度，
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及企业层面开展了全方位、多角
度的研究，但并未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出现这种结果，
主要在于国防研发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

响，总体影响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
国防研发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

军技民用。国防研发产生的技术创新很多属于军民两
用技术，尤其是在新技术开发的早期阶段，国防和非国
防应用的目的经常有所重合。Ｒｕｔｔａｎ［１］认为，国防研发
在重要的通用目标技术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可互换和大规模生产技术、军用和商用飞机、核技术和
电力技术、计算机和半导体技术以及互联网等。国防
研发还可能通过正外部性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如高水平的国防技术增进了国家安全，为经济发展提
供安全稳定的环境；国防研发培养的科技人才可以为
民用研发作出贡献；国防研发提供的资金投入为新技
术公司提供种子基金，帮助其降低新技术开发的早期
风险。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ｉ和 Ａｎｙａｎｗｕ［４４］研究发现，美国国防
研发对于以专利数量作为指标的民用产出率具有间接

的积极影响，这一发现支持了国防研发对民用经济具
有溢出效应的结论。
国防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挤出

效应。国防研发支出的增加减少了民用研发资源，因
而会对民用技术发展产生消极影响。Ｈａｒｔｌｅｙ［４５］认为，
国防研发使用稀缺的研发人力和物质资本，存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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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成本。此外，国防研发还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
负效应，如导致人力成本上升等。
因此，国防研发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取决于以

上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总和。不同的实证研究选取
的样本中两种力量的对比不同，得到的最终结果也各
有差异。

５　研究展望

（１）建立系统完整的分析框架。目前国防研发对经
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多但不够系统，缺乏国防研
发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全面考察。相关实证研究多
数只是对有关变量的简单回归，缺乏对内在机理的详
细建模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借鉴内生经济增长
理论有关模型，将国防研发对经济增长的各种影响纳
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全面考察国防研发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使结果更具说服
力，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Ａｎｇｕｓ　Ｃ　Ｃｈｕ和

Ｃｈｉｎｇ－Ｃｈｏｎｇ　Ｌａｉ
［４６］将国防研发的溢出效应、挤出效应

和军技民用等因素纳入技术创新的质量阶梯模型，第
一次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作出了有益尝
试。该研究还有很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如模型中
只考虑了军对民的影响，未考虑民对军的影响，应该在
更为广阔的军民融合视角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因
此，将军民融合机制纳入新经济增长模型，综合考虑其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２）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经济发展。国防研发
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其产出无法以货币化的
形式表现出来，其负面影响可以视为国防研发的机会
成本。要实现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的平衡发展，并最
大化社会福利，必然涉及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
展之间关系的问题，目标是追求增长极大化还是福利
极大化。严成樑、龚六堂［４７］分析了政府目标从增长极
大化转变为福利极大化时最优财政政策的选择问题。
国防研发支出是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

分，可以借鉴其做法，将国家安全纳入效用函数，综合
分析国防研发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３）加强对国防研发微观创新机制的研究。准确分
析国防研发的宏观经济影响，必然建立在对国防研发
技术创新机制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国防研发对于技术
创新有重要影响，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对于国防研发影响技术创新的
定性研究较多，但对其影响机理多处于猜想阶段，与近
些年其它领域技术创新研究相比已明显落后。学者应
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分析国防研发的技术创新过
程，总结技术创新模式，研究国防与民用技术创新的相
互影响机制，衡量军民融合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为
宏观经济分析打下基础。

（４）加强基础数据的收集工作。由于数据方面的原

因，使得目前对于国防研发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受到
了限制。很多研究以公共研发代替国防研发，不能完
全反映国防研发的实质。目前，国防研发数据多来源
于ＯＥＣＤ主要科学技术指标、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
究所ＳＩＰＲＩ年鉴以及各国披露的国防统计数据［４８］。在
进行国际间国防研发数据比较时，通常以ＯＥＣＤ弗拉
斯卡蒂（Ｆｒａｓｃａｔｉ）手册对研发的定义为基础进行分类。
这种分类毕竟不是为国防研发设计的，在统计时会带
来一些问题。此外，如何界定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更
是一个难题。Ｊ　Ｍｏｌｓｓ－Ｇａｌｌａｒｔ［４９］认为，ＯＥＣＤ以研究目
的对研发活动进行分类的方法不适合国防研发统计，
建议按支出类型重新制定一套国防研发数据统计方

法。因此，应进一步规范国防研发定义，统一国防研发
统计口径，为相关研究打好基础。此外，中国国防研发
数据没有公开的官方统计数据，学术研究中一般采用
估算方法，鹿庚、钟乐［２３］总结了５种主要估算方法，但
这些方法尚存在一些缺陷，需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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